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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王府大街王府大街

我叫何安忆，何是何安忆的何，安是何安忆的安，忆是——回忆的忆。

我总觉得一个单位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单位的记忆，不管媸妍美丑贫穷富贵，有记忆才有人，一个婴儿从

降生到三岁呀呀学语再到三十而立，他的每一步成熟都是建立在过去那一年的回忆上的，一个80岁的老
人如果没有回忆，那么他就是一个——80岁的植物人。

这样看来，穿越小说其实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人拥有了两个人的回忆，或着说，两个人拥有一个回

忆而已，跟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一样，一觉醒来，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种环境，你还是你。

你看，我的思想是多么深沉！

我之所以拥有如此犀利精髓的思想，是因为我没事就爱胡琢磨这些东西，我比一般人闲得多。

在我的面前，摆着一杯刚沏好的，两块五一两的花茶，烟雾袅袅，一张不知道谁丢的上个月的《参考消

息》，我坐在一张带靠背，屁股垫是被一圈图钉按在中央的人造革椅子里，闭目凝思，貌似妖孽。

孟大妈忽然冲进我的办公室，指着街口张皇道：“小何主任，快，快帮我截住他。”

我把头探出窗外，见一辆卖菜的小三轮刚好要转过街角离我们远去，忙问：“出什么事了？”

孟大妈一拍菜篮子：“茄子七毛五，我买三斤，给了他两块五，他就找了我两毛！”

我扳着指头算了半天：“他少找你一毛五啊？”

孟大妈叹息道：“我要有你这样的脑子也不至于让他骗了。”

我二话没说就往外跑。

一毛五分钱，说多不多，说少……它确实挺少的，我今天穿了一双300多的康耐，按穿两年来算，一天
正常磨损还五毛多呢，这鞋我只有在坐办公室的时候才舍得穿，出门就换拖鞋。

可是一个连一毛五分钱都斤斤计较的老太太让你帮的忙你必须得掂量掂量，她既然已经开口了，就说明

把这一毛五分钱和对你的寄托看得一样重要。

这么一会工夫，那卖菜的已经蹬着小三轮转过了街角，我跑出办公室，孟大妈还在我身后喊：“小何主
任，要实在追不上就算了……”

听这意思我要不把菜贩子追出三条街去就算“不实在”了。老太太也是懂外交词令的！

我跑上大街，眼看那菜贩子只洒了一地菜帮子，已然“芳踪杳杳”，只好打了个响指——然后我周围的一
切就都变了：刚才还喧嚣热闹的大街像被冥冥中什么力量用强闪光灯闪了一下似的定格了，那一张张前

一秒还流溢着丰富生动表情的脸突兀地顿在那里，显得欲说还休，身体也都凝立着，连刚才那嘈杂的噪

音现在都呈现出一种单调的、被抽离了的当机声在我耳边嗡鸣。

这些人看似都被我定在了原地，其实不然，我只不过是把时间放慢了，只要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

还是在动的：张嫂那打自家孩子的手还在挥舞，只不过缓慢得像微风中的秋千；两个在打羽毛球的人虽

然在奋力挥拍，不过那球飞到空中像只挂满沙袋的热气球一样慢腾腾；本来飞起来非常缭绕的苍蝇在我

面前像只十足的呆头鹅……

是的，我可以随意把时间调慢，目前只不过是慢了十倍左右，也就是说别人的一秒于我可以有十秒那么

漫长，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它调到更慢甚至完全静止，不过既然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够用了，我也就安

之若素地把两条胳膊一前一后摆在胸前，把腿曲起来，装作一副小跑的样子——在别人眼里，他们的生
活并没有任何改变，张家的倒霉孩子注定躲不过他娘那一巴掌，那只羽毛球依旧快得像子弹，苍蝇也本



来是缭绕的。当然，我，小何主任也就和他们一样，所以我得摆出一副跑步的样子和他们保持一致。

其实我只是在慢慢的走。

我一个人慢慢走过街角，在一片肃穆宁静中来到那个菜贩子三轮车后，他可能正在卖力地吆喝，不过我

不知道他要喊的是什么，只能看到他大张着嘴，发出“黄……昂昂昂昂……”的声音，我抓住他的车帮，
又打一个响指，嗡——的一声，秩序恢复了，人们的声音动作又都活泛起来，我听到了张家孩子的哭
声。小贩喊的是“黄（昂昂昂昂）瓜一块来——”

那菜贩子觉得有人拉他车，回头一看，说：“你要买菜啊？”

我笑眯眯地说：“你刚才还欠那老太太一毛五分钱没找呢。”

他抓抓头，惊道：“你硬是为了一毛五分钱追了我两条街呀？”

我只能说：“我是实在人。”

“那你也太实在了，那老太太捏我一把香菜我还没跟她算呢。”

我无奈道：“我也是忠人之事，下回你跟她说清楚，大家都省事。”

菜贩子耍赖道：“我要就不找你这一毛五分钱呢？”

我不悦道：“你这样斤斤计较有意思吗？”

菜贩子：“……”

这会出来买菜的张妈李婶什么的都围过来帮腔道：“小何主任是对的，你没说清楚怪谁呀，该多少就是
多少，快找人钱。”

菜贩子惊讶：“主任？”

张妈李婶：“是啊，小何可是我们这最年轻的主任了。”

菜贩子：“什么主任？”

我乐呵呵地不说话。

菜贩子审时度势，唉声叹气道：“我算看出来了，不管你是什么主任，反正您是一方诸侯，我认栽。”他
从兜里掏出脏兮兮的两毛，末了又拣了一根水灵灵的小黄瓜递给我说，“这是孝敬您的，下回您多照顾
吧。”

我接过钱，张妈顺手把黄瓜纳入自己的菜篮子，一边道：“他一个大男人要小黄瓜干什么？”

……

我捏着两毛钱回到办公室，孟大妈在那里等我，我把钱给她，孟大妈顿时叫了起来：“怎么是两毛啊？”

我说：“他没零钱，您就拿着吧。”

孟大妈这才嫌弃似的把钱揣好，一边往外走一边念叨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是不屑占人便宜的，下
次他来我还得跟他掰扯清楚喽。”

我恭敬地送老太太出去，赔着笑道：“说的是您呐。”

孟大妈回头碰了碰我的胳膊满意道：“嗯，小何主任不错，能给我们百姓办事。”



我忙谦逊道：“这些跑跑腿的事我还成，大局上还得您把关，您要撒手不管我还真就抓瞎了。”

孟大妈心情大畅，把手往上抬了抬放在我肩膀上拍着说：“小何呀，你可以，年轻人脑子快手脚麻利，
咱们居委会虽说不算政府机关，可责任也不小，国家把你们这些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安排在这个岗位上，

说明还是英明的嘛。”

“您分析得对，我就是运气好赶上好政策和您这样的好领导了。”

孟大妈点点头，在我一个人的前唿后拥下走了。

回到办公室我一个劲的擦汗，我敢保证你也没想到在一个居委会也能听到这么多官场客套。

是的，所谓小何主任就是指此而来——我是一名居委会主任！

郑重地介绍一下我吧，我叫何安忆，何是何安忆的何，安是何安忆的安，忆是——呃，这段说过了是
吧？

说起王府大街，那可是有历史了，我们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些诸如西安路湖北路上海路什么的街道，可以

看出当初刚解放建城伊始的匆忙，因为一时想不到太多的名字，所以只好拿各地地名凑数。而我面前这

条王府大街从好几百年以前就叫王府大街了，那叫一个宠辱不惊安之若素。

话说那还是明朝，朱家的某位王爷带着被半发配半戍边性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不用说，这是一位在象

牙塔斗争中失败了的王爷，但他老人家贼心不死雄心壮志，刚落脚那天就宣布自己要招兵买马聚草屯

粮，有朝一日当效仿成祖朱棣“靖难”典故打回北京。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这位王驾千岁是自己宣布自己要招兵买马的，可是二百五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

能宣扬的，所以老朱头兵没招到多少马没买来几匹，倒是招得朝廷眼珠子大眼灯似的盯着这里，老皇帝

一死，二百五就成了当今圣上的叔叔，他更觉时机成熟，于是再次宣布，将于某年某日发动战争夺取皇

位，把“皇帝轮流坐，一天到我家”改成“皇帝到我家，一天轮到我”，可惜老朱的舆论和保密工作做的都
不是很成功，这个消息传遍京师的时候他自己手下的大将还有不知道的……

于是可想而知，到了某年某日，老朱正准备吃了早点去开誓师大会，他皇帝侄子的军队已经把整座城池

围得二五八万似的了，这反还没等造就被平了。

也正因为这样，惊慌了一早上到中午终于缓过点劲来的老朱忽然灵机一动，跑上城头理直气壮地问朝廷

那位带兵的将军：“我犯什么罪了我？”

带兵的将军当时就傻眼了，他原以为老朱要么会带人跟自己拼个鱼死网破，要么自裁谢罪，他实在是没

想到老朱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但老朱问的对啊，他老人家造反的大旗还没挑起，这一层窗户纸还没捅破按理说朝廷就不应该把他怎么

样。

于是大军依旧兵临城下，请示的奏章回京，皇帝一看也是哭笑不得，最终还是念在朱家血脉的份上，没

有把事情做绝，况且他也深知自己这个叔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是个攒堆打群架图热闹的料，于是

下旨：朱某某有不臣之心，但念其多年戍边有功，爵位不减，兵权一削到底，封地尽夺，只着其在王府

大街一带可以自由活动……

这明显是一种羞辱，要是有点心的人照样还得自杀，可是老朱头心宽体胖，浑不当一回事，自那以后在

这一条街的范围内依旧是风生水起，因为其爵位仍在，一般地方官也不敢真把他得罪死了，几年以后这

事风头一过，老朱家的人也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按菜贩子的话说，照旧是一方诸侯，但毕竟兵权政权全

不在了，人家真正的望族也不怕他，偏偏老朱王爷家的人仗着自己是这里唯一的皇族还想玩弄跋扈的特

权，于是争端屡起，失了势的破落王爷自然占不到便宜，好在老朱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以前还想着造侄

子的反，现在又总哭天抹泪的六百里加急告御状，今天说张三打了他家的狗，明天说李四撵了他家的



鸡，皇帝简直被他这个叔叔弄得要疯掉，悔不该当初心慈手软，有时候甚至恨不得当年老朱造反成功了

才好……只好再下一道旨意，大体是说当地诸权贵如果是行使正当权利，可以不理会这位王爷的面子，
但是王府门前谁也不得去滋生事端，否则不管有理没理一律先罪加三等。

这就等于把这一条街封成了老朱的领地，从此以后老朱也果然消停了很多，别的地方轻易是不去了，但

在自己的“国中之街”里却变本加厉地跋扈起来，任你几品大员，要从这里过，文官出轿武官下马，更别
说寻常百姓遭到的责难，那真是过个挑大粪的都得尝尝咸淡。这一条街就成为了整个城市的敌人。

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王府大街！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几百年来这条并不起眼的大街一直被朱家人和其下人们霸占着，后来朱家人退出了

历史舞台，这里甚至连最后一个朱姓人家都不见了，但这条大街仍旧坚持这它那扭曲了的自尊和骄傲，

这里的家伙都自命是皇族后代，在任何历史时期这里的人都对整座城市带着强烈的排斥性和攻击性，就

算无辜从这里经过的人，轻者遭白眼，重者被饱以老拳，据说八年抗战那会最严重——那会一队一队的
日本兵从这条街上过，出去点数老少一个。

虽然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年，再加上拆迁什么的变革使这条街的恶劣血统得到了一定改善，但这里的居民

依旧被本地人评为有史以来最难打交道最恐怖的种群第三位，排在恐龙和日本人后面——

而我，就是这堂堂王府大街的居委会主任。

就在刚才，我就干了一件助纣为虐的事：明眼人早就算出来了，那小贩其实只差孟大妈5分钱。



第二章第二章  刘老六刘老六

居委会主任，一年生草本……呃，是三年轮换制，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可能对它没什么概念，甚至
会把它和街道办事处弄混，这可完全是两码事：街道办事处主任那可是公务员！

居委会的官方解释是是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在基

层政权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明白了吧，抓住其中两个关键字眼：自我，群众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老师授权下组成的学习小组。

以前我们经常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居委会大妈怎么怎么样，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了——那会居委会光
发避孕套，现在还办交谊舞会。如今我们居委会也是政府发工资，我一个月八九百呢。

本来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我，自从前几年国家实行基层管理高素质化以来，再想进居委会就需要大专学

历了，我们这个最基的层很快就成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缓冲站，我之所以能成为王府大街的居

委会主任，是我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眷顾——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等我浑浑噩噩地从一所三四流的大学出来以后就被直接安排到了这里，工作地点，居委会，官职，主

任。

开始，我认为我是幸运的，毕竟这个缺儿是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求之而不得的；可我也马上发现自己

是倒霉的，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大街。

我们说过了，王府大街的排外性是非常强的，我对这里而言完全是陌生人，虽然不至于像羊入狼群，起

码也是把猩猩派给了狒狒，而且我还得面对一件事情：我这一来就使以前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成了副

主任，这在当地人看来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挑衅。

于是在我初来乍到那几个月你看吧，我简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本地居民在孟大妈的带领下和我展开了

一场了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血流成河的斗争——流的都是我的血。

我就不明白了，一张普通的敬告居民注意卫生的传单我贴在小区东门上，他们偏偏要揭下来再贴到西门

上；收个卫生费，家里明明有人就是不给你开门，开了门也说没钱明天要去银行取——明明就36块钱！

被人这么冷落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渐渐明白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又见祥林嫂）得到的那声“你放着
罢”是多么的凄凉。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政治迫害呀！王府大街，这个21世纪本城最恐怖的所在，这里的居民不光刁悍
难处，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游刃有余，你想，他们当初跟着那姓朱的老不要脸混了几百年，这方面能不擅

长吗，否则要光靠蛮横无理也活不到解放前。孟大妈在对付菜贩子和我的近交远攻上就是一个例子！

就在我要被逼得去捐门槛的时候，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用怀柔！具体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打杂

的，效仿辫子戏里的小太监，再具体的办法就是：每次孟大妈再喊我小何主任的时候都自动把它过滤

成“小安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明白我不是
老大也不想做老大的过程。

就这样，把每个老太太的话都当成懿旨，把每个居民都看作是自己的主子，我虽然不是公务员，却抢先

一步实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我那位智囊还告诉我，对付这种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人群，服务不能流
于表面，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切实做好实处，就把她们当成我丈母娘、老丈人、小舅子大舅子来讨好。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觉得我也惨了点，“家家都有丈母娘”我是做到了，可我那媳妇在哪呢？这他妈哪是怀
柔啊，这是和亲！

不管怎样，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家终于不再把我当外人了——可不是么，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就拿今天这事来说，孟大妈要不是没拿我当外人，是绝不会把我调遣得如此得心应手的，王府大街的居



民对外，除了蛮横，还是有一点自矜的。

王府大街前几年被某历史学家当成了一种历史现象来分析，面对诸多不友善的说法，这位教授独树一

帜，强调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据他分析，王府大街的居民那莫名其妙的敌视一切的态度不光是因为扭曲

了的自尊和自卑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这条老街上的土著历经历史洪流百年，旁观了不计其数的世态炎

凉，已经看破一切红尘世事，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代表了一种真正贵族的生存哲理：漠视一切地高贵

着，冷眼看世事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这两句是那位学家的原话。为了写完这篇文章他还亲自到王府大街来采访过，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

接待了他，当学家拿了一大堆第一手资料，踌躇满志地出来以后才发现有俩本地孩子正在给自己的自行

车放气，满脑子高贵的学家满脸微笑，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浑不当回事，回家一气呵成了上面那篇文

章，文章发表后学家故地重游，觉得自己为王府大街的居民正了名，怎么也应该被完全接纳了吧，结果

孟大妈仍旧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学家倍感寂寥，出门的时候抱着自行车再被放气的心理准备，结果这

回还真没有被放气——他自行车没了。

也不知道学家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王府大街居民那“挂在嘴角的一丝冷笑”，我觉得他挺可怜的，用句历
史学名词说：这人就一2B。

我比学家聪明，明白一个真理：要有小孩子放你气，你上去踹他两脚绝对比面带微笑能感染他们。什么

看破世事历史洪流都是扯淡——穷山恶水出刁民，你得跟丫们对付！

我依旧坐在一圈图钉按成的人造革椅子上，喝着两块五一两的花茶，面前摊着那张《参考消息》，闭目

养神。

居委会的办公室不小，有40来平，这是我当了几个女婿大家奖励我的，反正王府大街远离三环地广人
稀，街里最高的建筑是土六楼，临街全是居民自己盖的底店，我们这离一个很大的汽车修配厂还有长途

汽车站很近。

王府大街毕竟还是21世纪新中国的一条普通街道，它不是水泊梁山也不是金三角贩毒地带，虽然小有恶
名，也就附近的人略有体会，生活节奏飞快的人们他是不会特意去看这条街叫什么名字的，所以开点买

卖总归还是有人来的。

当然，来消费和来销售我们还是有区别对待的，那个卖菜的小贩就是典型——他是唯一敢骑着人力三轮
来王府街卖菜而又没被放气的人。孟大妈第二天提起他，还说“我还欠他5分钱呢”，第三天便没有说，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大约菜贩子的确是怕了……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又把时间放慢了，我之所以说我比别人闲得多，不是因为我在居委会工作，是

因为我可以随意挥霍多出来的时间，只要我愿意，你们的一秒我可以过成一个小时。

当然，只是我眼里的一个小时，世界还是世界，一秒还一秒。

世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谓的放慢，只不过是在我眼里，在这个被放慢的世界里我要正常行动的话，

那么我在你们眼里可能就像一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手舞足蹈的精神病——就像看录象放了8倍快进那
样，快和慢本来就是相对的。

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本来就是有差别的，你把一把枪放在一个神枪手的面前，在他看来那就意味

着一个一个的十环；把一团线和一个绷架放在手巧的姑娘面前，在她看来很可能就已经是一副成品的刺

绣了。你要把针线给神枪手，他把指头刺成莲蓬也绣不出一个靶圈。这全是因为个人能力的关系。

我靠，又深邃了！我真怀疑因为这个能力我将在25岁那年抢先活出40岁的心态来，反正那天在网上测验
我就已经37岁了，其实我还不到25岁。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测验不准，我们家楼下那小丫头今年16，
测出一个56岁来，就因为失了两回恋。



这种能力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他跟人的力气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要想跑得越快他就得花更多

的力气，同样的道理，我把时间放得越慢就要付出更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它绝不

是永不枯竭的，有时候我把时间放得过慢它就会有衰退的迹象，好在应付日用：比如跑个腿捎个信追个

菜贩子什么的足够了。

它的好处就是平时还有大把时间胡思乱想，我想等我老了，心理年纪不管，但一定已经比同龄人活得更

久。

这种力量我使用也并不是太频繁，有时候一整天都不会用一次，因为你知道，人活着有时候希望时间过

得慢，可有时候巴不得它赶紧出溜过去算了，比如小时候上学，长大了上班，排队。很可惜我只能放慢

时间，不能使它筱乎而过，不过这样也好，我真怕我拥有那样的能力之后在一天之内就会变成老头——
你想想，在人漫长无聊的一生里，有多少时间是有必要珍而重之地度过的呢？哎，又深邃了。

我正坐着，一辆普桑停在了办公室门口，车门缓缓地打开，一只手缓缓地搭上车门，一只脚缓缓地迈出

来……我急忙恢复了时间秩序，车里那人才以正常的姿态下来，他走到我的门前，非常客气地问：“我
可以进来吗？”

我的门是敞开着的，所以能看清来人的脸，这是一个穿着打扮都很普通的中年人，有些谢顶。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第一眼感觉就是觉得他从那辆桑塔那车里出来很不协调，他应该坐更好的车。

只要略有社会阅历的人就能感觉到，这个中年人绝不简单，他应该是那种被极其优越的生活滋润得有些

不识人间烟火的主儿，虽然穿着平常面带微笑，仍旧让一般人无从亲近。我猜他特意坐了一辆破车也是

为了不惹人注目。

我急忙站起来：“您有事吗？”或许这人还归我的辖区，王府大街几个社区两千来人都属我们居委会管，
有一半个（残疾人）没见过的也正常。

他先跟我握了握手——依然是上等人那种保持距离的轻握，不经意间露出了腕子上的欧米咖手表，不过
能看出来他没有瞧不起我的意思，他的脸上甚至带着几分谦恭：“你就是何安忆先生吧？”

“是我，您是？”

“我姓吕，吕唯民。”

“哦，吕老板，能这么称唿您吗？”

吕唯民见我似乎识破了他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微笑道：“随便吧，不用客气。”

“坐吧。”我看了看简陋的办公室，也没打算跟他分享我那两块五的花茶，我搓着手说：“您来是为……”

吕唯民急忙欠了欠刚坐下的屁股，谨慎地说：“我来是请你帮忙的。”

我为难道：“我应该帮不了您什么大忙，要是片儿内的事您找孟大妈更靠谱。”我觉得他一准不能是找我
办低保的，开暂住证证明的可能性也不大……

吕唯民把胳膊支在桌子上，颓唐地捋了捋前额稀疏的头发，有些虚弱地说：“不久前，我世上唯一的亲
人，我的女儿死了。”

我稍稍意外，说：“很不幸，可是那个……您是要销户的话就找错地方了，这事归派出所管。”

吕唯民忽然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说：“我是来请你救她的！”

我悚然一惊，不禁下意识地说：“你开什么玩笑？”



吕唯民好象也有点不自在，但他还是坚定地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帮我的人。”

我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脑筋急转，设想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最后说：“您的脑子最
近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想不到吕唯民豁地站起来：“当然受过刺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唯一的女儿死了！”他歇斯底里地
瞪着我。

我才不怕他呢，在王府大街跟我耍横相当于去武警宿舍打劫！

我成竹在胸，提醒他道：“你别激动，这事我就算不帮你也没人能管得着！”

吕唯民却好象听出了话外之音，充满希望且决绝道：“所以你一定得帮我！”这几个字说得咬牙切齿。

我这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心虚道：“你再这样我可报警了啊，我们居委会跟派出所可是有业务往来
的！”

吕唯民盯着我眼睛一字一句问：“你确定不帮我了？”

我被他盯得毛毛的，可还是只能说：“我是有心没……”

吕唯民忽然转头冲门外央求道：“刘老，您是不是该出来了？”

门外传来一声俨然的咳嗽声，我诧异地扭过头去，只见一个脏兮兮的老头拎个鸟笼子信步走了进来。

我顿时哭丧了脸，对吕唯民说：“你以后你喊他名字喊全了——刘老六，不是刘老！”



第三章第三章  万分之一万分之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刘老六，我面前这个刘老六绝对是最刘老六的那个刘老六！

反正我一见到他，就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口袋，然后满地找板砖以求自保。

这人是个老骗子，坑蒙拐骗四门功课样样精通，平时一般流窜于桥头、公园墙外、不知名小巷等各处隐

秘地点，他会帮人算流年，算财运，算婚姻，有时候也帮单身妇女修马桶和水龙头，当然，小孩子如果

出得起钱他也帮写寒暑假作业。

你看见他手里提的鸟笼子没？告诉你那可不是一般老头们用来修身养性的，那鸟受过特殊训练，会用嘴

叼小卦签儿，在这个老家伙的随身小包里，还装着无数希奇古怪的小东西，诸如画着几个小黑点儿的白

瓷盘子，锈死了的阴阳罗盘，打弹珠的木头匣子，还有满是麻点的人头画像，各种动物的牙齿，钳子、

改锥、小刀子小剪子小叉子，变魔术用的伸缩棒，扑克牌……反正你能想象得到的江湖骗子该有的东西
一样不少，你想不到的也有一堆。

老家伙还会各种手艺，比如剃头，拔牙，点麻子，治鸡眼，他的兼职和副业还有去电脑一条街卖盗版盘

和给肉联厂维修铁门。

据说前几年他还把一副拐杖成功卖给了一位双腿健全的编剧，那编剧受骗后由此写了一个小品叫《卖

拐》，后来演得大火了。

这个人就是刘老六，如果你哪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一手拎鸟笼子（有时候不拎），斜背小挎包，还提个马

扎，脏了吧唧表情猥琐的老头，那就是他，正确做法是在和他保持了安全距离之后迅速报警，除非你想

找刺激。

见到他，我的心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警觉道：“你来干什么？”

刘老六慢悠悠地坐在我的人造革椅子里，理所当然地说：“我怎么就不能来？”

“没钱！”我斩钉截铁地说。

刘老六开始翻我的抽屉。

“没烟！”

刘老六已经从中间那个抽屉翻出半包红山茶，看了看又放下：“红塔山藏哪了？”

红塔山藏在左下角第二个柜子里的鞋盒子里的鞋里，但是我不会告诉他！纸烟藏在鞋里时间久了（不久

也有）有股旱烟味，为了防他我容易吗？

“好吧……”刘老六只好拿起红山茶来捏出一根点上，指了指吕唯民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客户。”

妈的，又是客户，我又不叫小强！我也不是神仙预备役！张小花你还有招没招了（详情请参见张小花的

《史上第一混乱》）？

我换上一副正经的表情，面向吕唯民说：“抱歉，我真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帮您的。”

吕唯民求助地看着刘老六。

刘老六抽了口烟道：“别整那里个愣了，我都告诉他了。”

我吃了一惊，背转身小声问：“你告诉他多少？”

刘老六平静道：“都告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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